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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朗自然保护区 徐卫华供图

视点

中国是生物多样性的一片沃土，约占地
球陆地面积 6%的广袤土地上，有湿润的热带
森林，有一望无垠的平原草场，也有巍峨险峻
的冰川雪山，千里冰封的永久性冰原……这
里拥有全世界 15%的脊椎动物和 12%的植物
物种。

但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中国也面临着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艰巨挑战。在 2018年大刀
阔斧的政府机构改革后，这项事业迎来了一
个全新局面。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欧阳
志云团队系统分析了政府机构改革给中国自
然保护地建设带来的机遇，提出了一系列完
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议，相关研究成果发
表在国际生态学领域顶级期刊《生态与进化
趋势》（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上。

“九龙治水”，混乱在所难免

中国共有约 1.2万个自然保护地，其中严
格意义上的自然保护区有 2700 多个（截至
2017年），总面积约 147万平方公里。

除此之外，中国还建立了许多其他类型
和名称的自然保护地，诸如森林公园、风景名
胜区、地质公园等，这些自然保护地的面积通
常都比较小。

论文指出，占中国国土面积 20%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却长期面临一个核心问题：交叉
重叠的管理模式。某一个具体的自然保护地，
往往由一个以上不同的政府部门或机构管
辖。这些实体机构会根据各自不同的职责权
限，为保护地制定不同的规划目标和管理规
则。以海南省为例，118个陆域和滨海保护地
中，至少有 50个存在部分的行政管理重叠，
其中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和风景名胜区的
行政重叠程度最大。
“这种‘九龙治水’的模式，导致了一系列

问题。”论文通讯作者欧阳志云说。
首先是难以对全国的自然保护地开展

统一规划。由于缺乏“自上而下”的系统设计
和全面规划，我国现有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与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重点区域不
相匹配。比如，我国的自然保护地多集中在
西部，尤其是青藏高原地区，而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系统服务的许多关键区域分布在中
国的东部或南部，这些区域的保护地建设严
重不足。

其次，不同自然保护地的保护与管理目
标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风景名胜区、森林
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水源地保护区、社
区保护地……尽管名目繁多，但这些区域却
常常有着相似的功能，特别是旅游、娱乐等能
直接带来经济回报的功能。相比之下，生态保
护等公益性的功能却很容易被遗忘。

1978年，原林业部将九寨沟作为国家级

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管理。自 1982年起，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也将其列为国家风景名胜区。
2004年，这里又成为国家地质公园，承担原国
土资源部的地质景观保护任务。

如此，这片土地就被赋予了至少三个名
字，由三个不同的政府部门管理。
“尽管是同一批行政人员在实施具体管

理，但不同类型保护地的管理目标之间却难
免发生冲突。当保护与发展发生冲突时，管理
部门往往选择后者。”欧阳志云对《中国科学
报》说。而蓬勃的旅游业在带来显著经济效益
的同时，也很可能影响物种保护效果。

根据原国家林业局发布的全国大熊猫调
查报告，从 1988年到 2013年间，该保护区的
大熊猫数量有所减少，而周边其他山脉大熊
猫的数量却在增加。

最后，是自然保护地分类体系与国际接
轨的问题。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根据主
要管理目标将自然保护地分为 6类：严格自
然保护区、原野保护地、国家公园、自然纪念
物、栖息地 /物种管理区、陆地 /海洋景观保
护地和资源保护地———每一类都有明确的保
护目标和配套标准。

“而中国虽然有不同的保护区级别和类
型，但目前这些分类体系都不能体现管理目
标、检查标准和管理方式上的差别。”中科院
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解焱曾撰文指出。

三江并流，如何依法治理？

在云南省的西北山区，金沙江、澜沧江和
怒江三条大江并行奔流，山高谷深、雪峰皑
皑，遍布珍禽异兽———这里是中国三大物种

多样性中心之一，也是世界级的物种基因库。
1989 年，这里被列为国家风景名胜区；

2003年又进入了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不仅如
此，这里还先后建立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
质公园、森林公园……不同的牌子之下，空间
重叠很大，却遵从着不同的管理规定。在很多
情况下，这些管理规定不仅互相矛盾，甚至还
会互相抵消。

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管理
条例》禁止在核心区和缓冲区进行开发或商
业活动，而《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则没有禁
止放牧、伐木、狩猎等可能影响物种保护的活
动，尽管这些活动会导致物种栖息地隔离和
野生动物栖息地的退化。
“令人遗憾的是，即使这个地区的生态环

境退化，我们也很难向责任方追责，因为导致
后果的决策，恰恰是符合相关类型保护地管
理规定的。”论文第一作者、中科院生态环境
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对《中国科学报》说。
“哪个部门应该对什么事情负责？保护地

的管理绩效应如何体现？谁该受到惩罚或奖
励？”欧阳志云说，“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很好
回答的情况下，管理就难以有效，问责就难以
实现。”

机构改革，抓住崭新机遇

2018年 3月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开展了大刀阔斧的政府机构改革，正部级
机构减少 8个，副部级机构减少 7个，部分部
门合并或隶属于上级机关。
“这是一个契机。”徐卫华说，“一些与自

然保护密切相关的改革将有利于我国重新建

立统一、规范、有效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
系———管理机构越少，目标和职责越一致，就
越能减少职能重叠或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所有国有自然资源和
资产的所有权从多个部门转移到了一个新成
立的部门：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部在制定国
土空间规划，包括保护地规划时，有权同时考
虑开发和保护目标。
“这种变化，有助于解决过去‘九龙治水’

导致的空间重叠、缺乏协调以及管理目标和规
则相互冲突等问题。”欧阳志云说。

这次改革还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地方。比
如自然资源部管理的新机构———国家公园管
理局，将负责我国正在进行的国家公园改革以
及所有自然保护地的统一管理。

一旦国家公园建立，所在范围内原先由不
同部门管理的其他自然保护地将被废除，其他
区域交叉重叠的各类保护地也将按照一定规
则整合为一个保护地，实现一个保护地、一块
牌子、一个管理机构。

原环境保护部经过一系列调整后，只负责
监测和监督各类保护地的管理工作，这就完成
了“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分离，将有助于更加
客观地评估和监管保护区。

新成立的生态环境部也大有可为。2018
年 9月，生态环境部对 7个自然保护区的不当
管理做出了迅速反应，责成有关地方政府解决
自然保护区内非法资源开发问题。
“尽管政府机构改革必然会给我国保护地

建设与管理带来显著改观，但有几个问题仍值
得注意。”欧阳志云说。他们在论文中也提出
了一系列建议：重新构建自然保护地分类体
系，建议在国家最新提出的国家公园、自然保
护区和自然公园的基础上，考虑建立生态功能
保护区，以便与生态保护红线相协调；综合考
虑珍稀濒危物种、自然生态系统、自然景观和
自然遗迹，编制统一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规划；
构建统一的自然保护地法律体系。
“政府机构改革开启了我国自然保护领域

的历史性变革。近来涌现的一批相关研究，对
如何借助这一历史契机，构建统一、规范、科
学、高效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提供了理论
依据和参考意见。”

未参与此项研究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
查规划设计院副院长、国家公园管理办公室副
主任唐小平说，“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央层面从
体制上理顺了全国自然保护地统一管理问题
的同时，许多基层却出于精简机构数量等原
因，撤销了负责保护地管理职责的林业部门，
合并了自然保护地专业管理机构，取消了保护
地执法力量，这实际上严重削弱了自然保护地
的管理能力。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研究者和决
策者关注基层实践的问题。”

相关论文信息：

机构改革后，如何保护“保护地”
■本报记者李晨阳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环保公益事业越来
越重视、对动物的关爱程度不断提升，放生动
物回归自然的现象逐步增多。这是善举，但善
举也需要尊重自然，遵守野生动物的生存法
则。否则，善行有可能会给生态系统带来意想
不到的恶果。

人为放生动物，无论对放生的动物来说
还是对放生地点的生态系统而言，都面临着
巨大的风险。这是因为生物界中的相互依存
关系，是独立于人类社会而存在的，也是与整
体的自然环境相适应的。同时，自然界中的生
存环境又是非常残酷的。任何一种生物，不适
应就要被淘汰。

这样，放生就会面临着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放生的动物能否生存下来？
据媒体报道，不久前，北京怀柔山区有人

私下放生了几百只蓝狐和貉子，咬死、咬伤附
近村庄里饲养的家禽，给村民造成恐慌。据专
业人士分析，由于此次放生的蓝狐和貉子均
为人工养殖，野外生存能力几乎为零，再加上
没有食物和水，它们饿死的可能性很大。

所以，如果环境不适宜，放生有可能就是
杀生。尤其是人工饲养的动物，或经过人工驯
化的野生动物，其习性已难以适应野外的生
存环境，放生之后的处境更加艰难。

二是放生地点的生态系统是否会受到
影响？

对于某处的生态系统（如一个湖泊或一
片山林）而言，已经形成了比较和谐稳定的状
态。突然闯进来一个外来物种，就会对原有生
态关系产生冲击。

如果放进来的是一个在食物链中处于更
高级别的物种，则该系统的顶端物种就会受
到冲击，原有建群物种为新放生的物种所取
代，并导致种群结构和生态系统发生变异。如
果放进来的是与原生系统的顶端物种相同的
动物，则要相互争夺食物和生存空间。如果放
进来的是比原生系统的顶端物种级别低的动
物，则放进来的动物很容易被吃掉。

另外，放生的物种，身上往往会携带各种
各样的细菌和病毒，很容易传染给原生物种，
引起疾病和死亡。总之，放生很容易破坏原有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科学放生的基本原则为：使用本地原生

物种，不能是外来物种，更不能是人工饲养的

动物；量要少，不能对原生群体产生冲击；放
生地点须讲究，要选择在生态环境条件好的
地区；时机也要合适，必须安排在动物生长发
育最旺盛的季节；放生前要在放生地暂养一
周左右，以适应环境；放生前还要多了解该动
物的相关知识，可咨询专家，并到当地林业主
管部门申报，得到许可后方可放生；放生动物
之前要经过检验检疫，不能携带疾病和病菌；
放生后还要进行跟踪观察，必要时实施救助，
并评估放生效果。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任何组织
和个人将野生动物放生至野外环境，应当选
择适合放生地野外生存的当地物种，不得干
扰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生产，避免对生态系
统造成危害。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
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依法承担
法律责任。这一规定有利于放生动物者规范
和约束自己的放生行为，不再随意放生。

总之，对于民众的放生热情，应加以规范
和引导，将其引导到热爱大自然、爱护动物、
尊重生命的理念上去，变盲目甚至迷信的放
生行为为科学普及和提高民众文化素养的过
程，转变到环境保护的积极行动中去。

放生者也要自觉遵守《野生动物保护
法》，依法规范自己的放生行为，要坚持科学
放生、文明放生、理性放生，不能破坏生态环
境，不能损害他人权益，否则就可能受到法
律的惩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

环境研究所）

资讯

本报讯 近日，北京林业大学建设的“首都圈森林
生态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跻身教育部科技创新
基地。该校同时获得认定的还有“重庆三峡库区森林生
态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晋升省部级后，两站将
围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
求，着力提升观测能力和研究水平，加强示范和服务功
能，有力支持相关学科建设和高层次人才培养。

教育部刚刚公布了本年度认定的新名单，全国 37
所高校的 52个科研平台基地入选。

据介绍，“首都圈森林生态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
究站，地处暖温带亚湿润区燕山山地落叶阔叶林及油
松侧柏林区。该站采取“一站多点”式布局，主站位于海
淀区鹫峰，观测点分布在北京市延庆、密云、大兴及海
淀等地。该站围绕国家和地区重大生态环境问题，以水
分、土壤、大气和生物等要素长期观测为基础，重点开
展大都市水源区水源林结构与功能关系、都市森林生
态效益评价和生态服务功能量化评估以及森林生态系
统与环境变化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是首都圈生态建设
与保护重要的科技支撑。
“重庆三峡库区森林生态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

站，位于三峡库区末端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属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及马尾松杉木竹林地区，反映了亚
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的天然本底。该站主要研究方向包
括森林生态系统水—土—气—生长期过程与特征、森
林生态水文机理与过程、土壤侵蚀与水土保持、环境监
测和林业生态效益评价、碳氮循环过程等。据了解，该
站主要为我国建立陆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
价、生态环境质量评价、预警、调控和健康诊断指标体
系等提供代表区域的基础信息指标，为国家提供亚热
带森林生态系统坡面和流域尺度水量平衡、水循环监
测数据，为开展三峡库区森林生态系统的长期定位观
测研究提供保障。 （铁铮）

首都圈森林生态系统
野外科学观测上新台阶

放生动物应遵循自然规律
■黄顺江

放生的龟

本报讯中科院城市环境研究所付
明来研究组以 MnO2改性稻壳炭为基
础、聚丙烯酰胺凝胶的三维网络结构
为负载媒介，实现了生物炭的凝胶化
成型，同时利用表面活性剂发泡在凝
胶内部制造丰富孔隙，最终成功构建
了改性生物质炭负载的三维多孔宏观
材料（MBCG）。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
环境科学期刊《光化层》，相关专利也
在受理中。

生物炭是指由生物质在完全或部分
缺氧状态下低温（<700℃）热解生成的一
类富含碳、高度芳香化的固态物质。生物
炭因其制备原料来源广泛、比表面积大、
孔隙发达等特点在水污染控制和土壤污
染修复等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目
前，如何实现生物炭与水体的快速分离
以及提高生物炭的吸附性能是生物炭材
料大规模应用的重大挑战。

研究团队创建的新合成方法简单
快捷、价格低廉，且易于放大生产。实验
结果表明，制得的材料具有丰富的吸附
位点和内部孔隙结构，呈现出良好的重
金属吸附性能，其吸附性能甚至高于改
性后的生物炭粉末。生物炭的引入使凝
胶结构的热稳定性能和力学性能均得
到显著提升。

此外，用过的 MBCG 可以很容易
地分离出来，显示出很好的可重用性。
这有效解决了生物炭粉末难以回收循
环的问题，并具有良好的结构稳定性。
在五次吸附解析循环实验后，其对 Cd
（II）和 Pb（II）的吸附量仍能保持在
92.1%和 80.5%。该材料的成功开发将
推动生物炭材料在重金属污染水体和
土壤中的实际应用。 （冯丽妃）

相关论文信息：

本报讯 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研究员
李德铢带领团队选取 167种（约占高山
竹类已知物种总数的 79%）共 178个个
体为研究材料，重建了高山竹类的系统
发育关系。在此基础上，结合分子钟的
推断，重建了该类群的演化历史及其与
横断山隆升的关系，并讨论了影响横断
山物种多样性形成的可能因素。相关成
果近日在线发表于《生物地理学期刊》。

高山竹类是竹亚科青篱竹族（温带
木本竹类）一个独特的分支，包括箭竹
属、玉山竹属、筱竹属、香竹属、冷箭竹
属等 8属约 210种，主要分布于中国西
南地区的横断山区，少数物种分布至东
亚其它山地、南亚南部和非洲山地，是
亚高山针叶林和针阔混交林灌木层的
优势物种，为群落构建和水土保持提供
了重要支撑，也是大熊猫、小熊猫等野
生动物的主要食物来源。高山竹类可扩
散至 4300米的高山草甸，也可分布于
海拔约 700米的低山地区，其地理分布
特征为揭示横断山物种多样性的形成
机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型。

这一研究结果表明，高山竹类是一

个很好的单系；玉山竹属为单系，得到
了传统形态学的支持；而箭竹属为多
系，其多数分支未得到形态共衍征的支
持，其余各属均为单系。多样化速率分
析和祖先分布区重建结果显示，高山竹
类起源于晚中新世，其祖先类群分布于
横断山区域之外，随后于上新世扩散至
横断山区，并经历了一次快速辐射演
化，这一时间与横断山的山体隆升时间
相吻合。

基于地理分布的多样化速率分析结
果表明，高山竹类的物种生成速率随着
海拔的升高而升高，且分布于高海拔的
类群具有更高的多样化形成速率（每百
万年 0.75种）。由于高山竹类扩散能力有
限，大多竹类为局域分布，横断山岛屿式
的生境可能是促使高山竹类物种多样化
形成的关键因素。作为揭示横断山物种
多样性形成机制的一个成功案例，该研
究丰富了对横断山物种多样性形成的认
识，为其他植物类群的物种多样性研究
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 （冯丽妃）

相关论文信息：

新型生物碳展示出良好重金属吸附性能

进展

研究揭示横断山高山竹类快速辐射演化机制

400 万公顷森林、40 万公顷湿地、
700多条河流、每立方厘米空气负氧离
子含量高达 2万个以上……良好的生
态环境，让位于小兴安岭林区腹地的
伊春市成为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作为我国开发较早的重点国有林
区，这座因林而兴的城市在全面停止商
业性采伐后得以休养生息，并逐步向生
态宜居城市“华丽转身”，成为“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样板。

“壮士断腕”般全面停伐

先根据树干和树枝的走向判断树
倒的方向，再清理好枝杈，然后打开油
锯……随着响彻山林间的“嗞嗞”声，
不到两分钟一棵水曲柳就顺山而倒。

这就是林区伐木工人伐倒一棵树
的过程。然而，随着 2014年 4月 1日小
兴安岭林区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
伐，这种伐木景象难以再现。

在 20世纪 80年代，伊春因过度索
取陷入资源危机、经济危困的“两危”
境地。“如果不停伐，咱就把‘孙子辈’
的树都砍没了，后代再也看不到森林
了。”当地人如是说。

宁负万钧重，也要杀出一条生路。
伊春市发改委副主任姜峰告诉记者，
全面停伐当年，伊春当地上千家企业
关停，经济增速骤然下降。随后，这座
城市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全力恢复
生态环境。

经过几年艰苦努力，“林子密、雾
气大，人一进去湿头发”的景象又在伊
春重现。自然保护区覆盖率居黑龙江
省之首，并入选了首批国家生态文明
先行示范区。

多元发展式林区转型

近年来，伊春以森林生态旅游、森
林食品、森林康养等产业形成了多点
支撑、多元发展的产业格局。

年轻时，刘养顺曾是伐木大军的
一员，全面停伐后，他放弃了原来的活
计，办起了一家农家乐。靠着让人流连忘返的美景和颇
具乡土特色的美食，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游客。

踩着转型发展的“鼓点”，伊春永达工艺品有限公
司总经理张桂侠也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原本林区百
姓用来引火的“松明油子”，现在摇身变成了“北沉香”，
被张桂侠制成工艺品卖上了好价钱，并成为林都伊春
转型发展的一张名片。
“现在伊春生态越来越好，我们还得吃绿水青山这

个生态饭。”张桂侠说，她还把发展的触角延伸到森林
旅游领域，创新推出了“兴安森林侠”旅游研学基地，受
到游客欢迎。

2018年，伊春市森林生态旅游、森林食品、林都北
药、木业加工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达到 41.6%。

生态宜居的“醉氧”城市

伊春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王欣红说，伊春旅游产
业从单一的森林观光起步，至今已形成以生态旅游、避
暑度假、康体养生、民宿研学为代表的特色产业，逐步
成为“后停伐时代”的支柱产业。

2018年，伊春接待游客 1584万人次，游客数量和
旅游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26%和 28.8%。

在伊春市友好区溪水经营所，大部分林业职工投身
创业。副所长全宏镇说，2016年全所农家乐仅刘养顺 1
家，现在农家乐和民宿 34家，全所产值 3年翻了两番。

溪水经营所的民宿“白桦丁香”老板陈刚说，“白桦
丁香”保留了北方民居红墙红瓦、木屋小院、火墙土炕
的乡土特色，并结合林区文化，把过去工人采伐林子的
道路，改造成历史风貌观光路，吸引了众多游客。

同时，伊春市还大力实施生态移民工程，撤并 55
个林场（所），搬迁居民 3.5万人。林业棚户区改造惠及
群众 75万人，人均居住面积是 1978年近 14倍，成为
“醉氧”又宜居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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